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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量词是显赫范畴：语义层面，它是集计数单位、分类、色彩和指称功能于一身的包容体；句法层面，

它在特定条件下几乎能够独立充当所有的句法成分。各方言显赫层次为“粤语、吴语、闽语 > 湘语、客家话、

官话、赣语 > 徽语、平话、晋语”。量词显赫性是民族语言接触和语言自身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汉民族辩证、

整体而模糊的认知心理是其功能显赫的内驱力。 

关键词：量词多功能性；词类显赫；跨方言比较；文化驱动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7)05−0196−07 

                                                           
 
 

一、 引言 

 

量词不仅是汉语及其汉藏语系语言的特色词类，

在语言类型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语言的发展，

现代汉语特别是汉语方言中的量词在计量单位和分类

的原型功能基础上扩展出了许多其他功能，展现出语

法功能的多样性。量词的功能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

注意：赵日新[1]，王健、顾劲松[2]，周小兵[3]，张亚     

军[4]，陈小明[5]和刘探宙、石定栩[6]分别讨论了量词在

徽语、粤语和官话方言中特有的句法语义功能；陈玉

洁[7]和王健[8]考察了方言中量词的定指标记和定语标

记功能；刘丹青[9, 10]和李知恩[11]还特别着眼于跨语言

量词功能的比较研究，指出南方量词功能比北方更显

赫。虽然先前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量词的

功能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首先，成果多集中

在某种方言量词多功能或某种量词功能跨方言分析

上，缺少对整个汉语体系量词功能的系统性探究，量

词的重叠、色彩修饰等功能仍需进一步挖掘。其次，

研究过于注重语言事实的列举和细致描写，缺乏汉语

量词跨方言功能层级构拟和跨语言功能强势的合理解

释。鉴于此，本文以语言类型学所揭示的人类语言共

同性和差异性为背景，结合汉语内部各方言间的量词 

比较，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和调查，对汉语量词功能进

行全面而系统的跨方言研究，构拟量词在汉语方言中

的显赫层次，探寻其功能显赫的动因。 

 

二、跨方言比较下汉语量词的 
库藏功能 

 

现代汉语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量词库藏，特别是

在各地方言系统中量词功能更加活跃。本节我们在全

面搜集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①，对汉语量词功能进行穷

尽式分析，并力图构拟出量词在汉语各方言中的显赫

层次。 

(一) 量词的语义功能 

汉语量词不是单一的语义范畴，而是集计数单位、

分类、色彩和指称多个语义功能于一身的包容体。计

数单位功能是汉语量词 基本的功能，也就是通过附

加量词的句法手段将名词所指事物个体化，确定了名

词的计数单位。Chierchia[12]、陈鸿瑶[13]指出汉语中的

光杆名词性质如同物质名词，只有加上量词后才能获

得个体性。汉语量词还具有名词分类功能。由于量词

是 晚产生的词类之一，绝大部分的量词都保留了来

源词的部分语义特征，这使其具有分类依据。如“捆”

本为“用绳缠束”义，因此量词“捆”具有[+捆扎]

的分类特征，即成捆的事物聚合为“捆”类名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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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方言量词的指称功能不同，先贤很少涉及其色

彩功能，因此本节着重讨论量词的指称和色彩功能。 

1. 量词的指称功能 

汉语量词和指称密切相关，这种关联首先表现在

不定指功能上，如例(1)和例(2)，受话人无法将所指对

象与其他同类房子和糖葫芦区分开来，“只”和“串”

是不定指标记。例(3)和例(4)中，普通话量词也具有近

距离复指标记功能，即用“(数词+)量词”来指代话语

中已出现的参与者。 

(1) 只把屋抵得几个钱啊？(湘语，刘丽华[14]) 

(2) 两人走到卖糖葫芦的摊头前，掏钱买了串糖

葫芦。(普通话，苏州新闻网) 

(3) 桌子不够，再去借张。(官话，张亚军[4]) 

(4) 吃芋头，他刚好在承包田里种了很多芋头，

便向邮局寄了两包芋头，一包给小平同志，一包给我。

(普通话，何广顺《东方风来满眼春》) 

汉语各大方言中量词的指称功能还表现在定指标

记功能上，如例(5)和(6)(黄伯荣)[15]。跨方言的调查显

示量词定指用法广泛分布在粤语、吴语、闽语、湘语、

赣语、徽语、客家话、平话和官话方言中。甚至在苏

州话中，几乎所有的物量词都有定指功能，一般的临

时量词、动量词也都有此种用法(石汝杰、刘丹青[16])。 

(5) 张桌等石牢介。(这张桌子很结实。) 

(6) 转东山倷阿去嗄？(这次东山你去不去？) 

虽然普通话的类指成分主要以光杆名词的形式出

现，但在吴语、粤语、湘语和江淮官话中还可以用“量

+名”形式表示，即汉语量词具有类指标记功能，如

例(7)湖南新塘话和例(8)江苏涟水话。依据刘丹青[9]、

许秋莲[17]的研究，广州话、苏州话和衡东话中的表类

指的“量+名”还用在话题位置上，量词充当话题标

记，如例(9)和例(10)。 

(7) 只狗皮蛇冒哩吗咯毒。(狗皮蛇没有什么毒。) 

(8) 个女人，就瞎花钱。(女人就是爱乱花钱。) 

(9) 啲女人都中意买衫。(这女人都中意买衣服。) 

(10) 个电脑我也勿大懂。(这电脑我也不太懂。) 

此外，量词的指称功能还能得到跨语言的验证。

量词定指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诸多语言中普遍存

在，如毛南语、苗语、缅语、越南语(步连增)[18]。白

语和壮语的量词还能够充当类指标记。 

(11) lε33 nhε33 ta55 aŋ55 .个太阳来了。(苗语，简

志 4) 

(12) con chó chay truớ c.只狗跑前边。(越南语，傅

成劼[19]) 

(13) pa32  t 21 me 44 ts 31 me 44 tɕhio5 5tɔ33 

l 44. 豹只爬树爬得好得。(白语，王峰[20]) 

(14) ko1fai4、ko1hi:u4、ko1em1、ɕug3taw2fei2. 棵树

木、棵竹子、棵芭芒都可燃火。(壮语，韦苗[21]) 

2. 量词的色彩修饰功能 

汉语量词在充当计量单位的同时还展现出一定的

色彩修饰功能，主要包括感情色彩、形象色彩和格调

色彩三类。感情色彩方面以贬值功能 为突出，如例

(15)，通城话用“只”计量不喜欢的人，表达了一种

轻蔑和鄙视的感情色彩。再如(16)，“撮”通常计量“一

撮土”“一撮米皮”等用手指抓取的细小而少量的无生

命事物，此处说话者用表物的量词表人，用表少量的

量词来称量大量的人群，一种“不屑”“蔑视”的贬值

情感油然而出。当然，部分量词还具有一定的褒扬功

能，如量词“番”给人一种“力求完美”“精心有序”

的褒扬特征；“叠”则展现出一种“整齐”“有序”的

褒扬色彩。 

(15) 只老女个还不结婚 / 只老师恶心死 (万献

初[22]) 

(16) 流氓张沆弄了个和平党，还有一撮虾兵蟹

将，搞什么民主党、中国民主党，丑态万千。(荣孟源

《蒋家王朝》) 

(17) 深入地研究了一番 / 一叠整整齐齐的衣服

(邵敬敏[23]) 

汉语量词还表现出丰富的形象色彩，凸显了所计

量事物的某一特征。例(18)，“个”是单纯计量，“弯”

则临摹出月亮的外形特点，“轮”描绘出月亮往复更替

的特征。例(19)，“化妆棉 100 抽”中的“抽”突出了

化妆棉用手抽取的动态使用特征。 

(18) 一个月亮/一弯明月/一轮明月 

(19) 拉美拉超薄型抽取式纯棉化妆棉 100 抽。(百

度搜索) 

从格调色彩上看，“位”用于正式场合，表达一种

敬意，“抔”和“樽”具有拟古文雅气息，给人典雅而

庄重之感。粤语“支”用于非正式场合，含有一种随

便的色彩，“旧”“条”包含粗俗的格调，有一种俚俗

气息。 

(20) 一位学者、一抔黄土、一樽美酒 

(21) 呢支友(这个家伙)，一旧饭(比喻愚笨)，条友

仔(这小子) 

(二) 量词的句法功能 

普通话中的量词通常要和数词或指示代词组配，

共同充当句子的定语、状语和补语成分。在汉语方言

中，量词具有较大的自由度，能够单独充当句子成分，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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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名”单用 

普通话中不带数词和指示代词的量名结构只能在

数词为“一”的情况下出现在宾语位置，如“来了个

学生”。汉语许多方言中量名结构常常单独充当主语、

宾语和定语等成分，如例(22)~(24)。施其生[24]指出：

“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具有名词性成分的一般

用法，几乎任何句法地位的名词前面都可以直接受量

词修饰。”依据周纯梅[25]的研究，湖南新化话“量+名”

结构还可以插入形容词，如例(25)。“量+名”单用也

并非是先前通常所指出的那样为南方方言的专属，江

淮官话的海安话、胶辽官话的烟台话、北方官话的潍

坊话、西南官话的雅安话等都存在该用法。 

(22) 间屋太阳照弗着。(吴语，阮咏梅[26]) 

(23) 伊把只锅跌烂哩。(赣语，万献出[22]) 

(24) 我俺是只屋里个人。(湘语，刘丽华[14]) 

(25) 件乖太衣衫哪个咯？(湘语，周纯梅[25]) 

2. 单独充当论元 

在量词句法功能更加强大的汉语方言中，该类词

能够挣脱所计量事物的束缚赤膊上阵，独自承担句子

的主语或宾语，如例(26)和(27)。吴语义乌话、江苏海

安话的量词甚至可单独回答问题，如例(28)表“一天”

的数量义，例(29)则表“这双”的定指义。 

(26) 个都瞧不起的人，你理他做朗哇。(官话，胡

光斌[27]) 

(27) 夜界看电影，狭我讲声。(湘语，黄伯荣[15]) 

(28) 甲：去了几天的？乙：天。(官话，张亚军[4]) 

(29) 甲：买双鞋？乙：哪双？甲：双。(吴语，陈

兴伟[28]) 

3. 作中心语被修饰 

在普通话中，只有集合量词和容量词才能受部分

形容词修饰，构成“数+形+量+名”结构。在闽、粤、

客家方言和平话中，形容词却可单独修饰包括个体量

词在内的所有量词，构成“形+量”结构。如例(30)~(32)

量词直接受“大”“嫩”“细”修饰充当中心语，其中

例(31)显示“形+量”还可受副词修饰，例(32)表明形

容词也可以重叠。壮侗语量词充当中心语受修饰，句

法功能更加显豁，如例(33)侗语量词受动词修饰，例(34)

傣语量词受词组修饰。 

(30) 只条裤野大条/只顶帽野嫩顶(闽语，陈泽  

平[29]) 

(31) 忒细张/好大只(客家话，张桃[30]) 

(32) 呢种番茄细细个/合租咗一间细细间嘅木屋

(粤语，陈小明[5]) 

(33) tu11pən323 a:ŋ323 tu11 ma:k24. 只飞是只大。(侗

语，蒋颖[31]) 

(34) then35 ni 33把这/phu13ntεm13 to55 nan11位写

字那(傣语，蒋颖[31]) 

4. 充当关系化标记 

量词的关系化标记功能主要表现在其用于定语和

名词性成分之间，表示定中关系，相当于结构助词

“的”，如例(35)。大多数方言区量词定语标记功能发

展得并不充分，仅限“个”“只”等几个通用量词，而

在徽语的绩溪话和粤语的开平话中几乎整个量词词类

都可以作结构助词，如例(36)。充当定语标记的量词

还可后附于名词、代词、形容词及动词后构成“个”

字、“兮”字等结构，表示转指，如例(37)。此外，宁

化客家话的量词还可用于状语和动词之间，充当状语

标记，如例(38)，普通话使用“地”的地方，宁化话

可用量词“个”表示。湘语中的量词“只”还能用于

动词和补语之间，如例(39)的量词“只”充当补语标

记。 

(35) 做庄稼个蛮坐累做个酒自 /我只脚痛死哩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36) 我件帽/我本书呢/担来写对联张红纸(石毓

智[32]) 

(37) 把我个搭渠个的分开来放/我兮/铁兮(徽语，

赵日新[1]) 

(38) 佢客客气气个对了我/长声了调个吼掉一工

去(客家话，张桃[30]) 

(39) 耍只痛快/哭只不停/弄只明白/看只透(湘语，

姜国平[33]) 

(三) 量词的重叠功能 

1. 重叠的小称功能 

从表量上来看，普通话量词的重叠通常表大量，

如“掌声阵阵”“繁星点点”。而在一些汉语方言中量

词重叠还有小称的用法，例(40)湘语邵阳话的“确确”、

新化话的“滴滴”为一点儿之义。再如例(41)晋语太

原话(侯精一、温瑞政)[34]和吴语上海话(黄伯荣)[15]量词

重叠后分别表示“小”“细”“少”“短”。为什么量词

重叠会有小称功能呢？我们认为本可用一个量词形式

承担的语义却分派给两个，造成了重叠式语义力量的

弱化和信息值的减少。换句话说，第二个羡余形式并

不负载某种具体语义，而是使其意义变得更加虚化，

实现了削减主观程度的表达效果。事实上，量词重叠

表小称功能还能够得到跨词类、跨语言的验证。汉语

名词重叠(稷山话：“盆盆”为“小盆”之义)、动词重

叠(普通话：“看看”为“看一下”之义)还有其他语言

的重叠(Papago 语：pik 摸，pikpik 轻轻地摸)都存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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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王芳[35])。 

(40) 今日个菜少放个嘎确确盐唧。/滴滴唧哒拿来

你去哩。(湘语，蒋协众[36]) 

(41) 本本书(体积小)/绺绺线(截面细)/一沰沰(容

量少) /一歇歇(时间短) 

2. 重叠的逐指功能 

普通话量词重叠后还具有逐指功能，即指称某类

事物中每一个个体，相当于“每一”的意思，如例

(42)~(44)。在中原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和吴语

中还有量词的三叠式和四叠式，使其逐指义得到进一

步增强。在吴语温岭话中表逐指功能的量词重叠形式

为“量+加+量”或“量+打+量”(阮咏梅)[26]。横县平

话还可用“量儿量儿”和“量亚量亚”准重叠式表逐

指(闭思明)[36]。 

(42) 张张行人的面，也都是和善朴实。/ 件件工

作有人负责，职责分明。 

(43) 你一来趟趟趟都带东西。(江淮官话，黄伯  

荣[15]) 

(44) 口口口 / 垄垄垄 / 次次次次/亩亩亩亩 (中

原官话，殷相印[38]) 

此外，在湘语的益阳、涟源、娄底和邵阳话中还

可用“量+X+量”(如“A 什 A”“A 卯 A”“A 是 A”

和“A 次 A”)的部分重叠形式表示量的完整性或强调

计量的单位(蒋协众)[36]；晋语和顺话用独特的“圪+

量量”表量多；湘语浏阳话采用“量量+唧”表量小

等。 

(四) 跨方言比较下汉语量词的显赫层次 

1. 汉语是量词显赫的语言 

刘丹青[10]倡设了语言库藏类型学，指出语言中凸

显而强势的显赫范畴是库藏类型学的核心要义，并给

出鉴定显赫范畴的五个标准：第一，在语言中容易获

得凸显和直接体现；第二，其所用形式手段具有很强

的扩展力；第三，显赫范畴要占据核心语义和原型地

位；第四，语法化程度高或句法功能强大；第五，心

理层面易被激活、可及性高。他还进一步提出并简明

论述了汉语是量词显赫的语言的观点。 

我们赞同刘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站在跨汉藏语

系语言及汉语十大方言系统比较的广阔视角，结合显

赫范畴的五大指标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这一理论观点。 

首先，汉语量词特别是个体量词十分丰富且使用

具强制性，使其在语言中容易获得凸显和直接体现。

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收录的量词多达 600

余个，即使计量物省略量词也会因量的凸显而保留在

句子中，如“一斤大米六元钱”可说成“一斤六元”。

而藏语、仓落语和格曼语等量词不发达语言的个体量

词数量少，名词可以不用个体量词而直接受数词的修

饰(蒋颖)[31]。其次，汉语量词特别是方言量词具有很

强的扩张能力，目前已部分侵占了指示代词、名词、

形容词和结构助词的领地，表达定指、复指、逐指、

充当论元成分、色彩修饰、重叠称大或表小、定语标

记、转指标记等功能。再次，计量单位和分类是汉语

量词的原型功能，所有量词都具有这两种核心语义，

定指等是在此基础上扩展出来的非原型功能，并且这

些非原型功能只存在于部分方言中或部分量词中。然

后，量词语法化程度高，一方面表现在具有表泛指的

通用量词上，如普通话“个”和湘语“只”，几乎所有

的名词都能与之组配，另一方面表现在能够脱离数词

或指示代词甚至是所计量词语而单独使用。汉语量词

及其重叠式能够独立充当几乎所有的句法成分，甚至

独立成句，而处于萌芽期发展中的景颇语量词数量少、

称量范围窄，不存在泛化程度高的个体量词(戴庆厦、

徐悉艰)[39]，欠发达的哈萨克语量词也要与数词结合后

才能做句子成分，无法单独使用(张定京)[40]。 后，

任何对象都有量的特征，使用的强制性使量词高频出

现，而且绝大部分量词仍保留着来源词的特征并同其

并存于语言中，这些汉语量词都具有可及性高、易激

活的特点。总之，汉语量词全面符合显赫范畴的五大

指标，是显赫词类范畴。从跨语言的共性看，由于量

词在大多数语言中并不是语法库藏手段，只是在壮侗、

苗瑶和汉语等少数汉藏语系语言中作为显赫范畴而活

跃存在，因此，我们说汉语量词是一种稀见的显赫范

畴。 

2. 汉语量词的显赫层次 

量词作为现代汉语的显赫词类，在汉语各方言中

的显赫程度是有差异的。为此，我们通过汉语语法学

学术实名群(汇集一千余名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及教师)

的网上调查和假期返乡学生的实地调研，对汉语十大

方言区的量词使用情况进行统计，所调查的方言点多

达 82 个。“-”表示不存在该功能，“+”表示具有该功

能，“++”表示该功能分布范围广、形式多样(见表 1)。 

从表 1 可见，除普通量词的所有功能外，晋语、

平话和徽语具备重叠多义性等一种及以上功能，我们

将这几种方言称为较强量词显赫的语言。官话方言(主

要指江淮和西南官话)、湘语、客家话和赣语具有定指、

量名独用等五种及以上功能，我们将其称为强量词的

语言。量词在闽语、粤语和吴语中具备七种级以上的

功能，特别是粤语在定指标记、定语标记、量名独用

和被修饰方面功能都十分显赫、强大，我们将这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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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超强显赫词类。总之，现代汉语量词的显赫等级链

可以概述为“粤语、吴语、闽语 > 湘语、客家话、

官话、赣语 > 徽语、平话、晋语”。 

 

表 1  汉语各方言中量词显赫程度表 

  功能 

类别 

定指 

标记 

话题 

标记 

定语 

标记 

转指

标记

量名 

单用 

量词 

独用 

被 

修饰

重叠多

义性

官话 + + – – ++ + – + 

晋语 – – – – – – – ++ 

徽语 + – ++ + + – – – 

闽语 + – + + ++ + ++ + 

粤语 ++ + ++ + ++ – ++ + 

吴语 ++ + + + ++ + – + 

湘语 + + + + ++ – – + 

客家话 + – + + + – + + 

平话 + – – – ++ – + + 

赣语 + – + + + – – + 

 

三、汉语量词功能显赫的动因 

 

(一) 语言自身发展动因 

语言中的各范畴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

态的、不断发展的系统。量词由动词或名词语法化而

来，在使用中语义进一步虚化，发展为只表语法意义

的标记成分。陈玉洁[41]尝试构拟了量词进一步语法化

链条：量词→指称标记→定语标记；张谊生[42]还考察

了量词到补语标记的语法化历程。此外，量词强制性

特质无疑加速了其语法化的进程，Bybee[43]的跨语言

研究显示，语法范畴的强制性程度跟其语法化程度密

切关联，强制性越高，语法范畴的语法化程度就越高。 

汉语各方言的量词发展是不平衡的，语法化程度

的差别导致其功能显赫的差异。由于粤方言大多集中

在城市，通行地域广，人口众多，加之南粤商品经济

历来十分发达，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和

港澳的经营网络连接，使得粤语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粤方言十分活跃。而量又是以经济交往为主的社会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表达范畴，因此粤语量词多变异、语

法化程度高。而徽语和平话多分布于经济相对落后的

村镇和县郊，方言内部差异大、生活节奏慢、社会相

对封闭，使得这两地的方言趋于稳定、量词语法化程

度慢。 

(二) 语言接触动因 

汉语和壮侗语(古百越语)的接触是量词功能显赫

的又一促动因素。壮侗语是汉藏语系量词 发达的语

言，粤、吴、闽 、湘、客、赣、徽、平方言及部分官

话量词显赫性之所以高于普通话，是由于这些方言在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古百越语的影响。百越是瓯

越、闽越、扬越等众多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百越先

民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和东南地区，向北可一直延伸

到山东半岛(潘悟云)[44]。百越族与汉族在南方诸地密

切接触，在交际过程中互相借用、吸收对方的语言成

分。如前文提及的量词作中心语被修饰功能在今壮侗

语中不仅大量存在，并且功能更加强大，除形容词外，

量词还能受动词、词组修饰(tu11pən323 a:ŋ323 tu11 ma:k24

只飞是只大 / phu13ntεm13 to55 nan11 位写字那)。王福 

堂 [45]论证了先喉塞音[ b、 d]源于古百越语底层遗

存的观点。陈国强等[46]还从文化学、民族学和考古学

的角度论证了汉民族和百越民的紧密联系。游汝杰[47]

则从量词的语音面貌、使用范围和语法作用三个层面

论证了汉语南方方言中残留壮侗语族底层遗存的观

点。此外，他指出汉语各方言同百越语的接触强度不

同，百越语量词的功能在梅县话、北方话中遗存较少，

在广州、温州和潮州话中保存相对完整。笔者认为这

可能是粤语、吴越和闽语跻身超强显赫词类的原因  

之一。 

依据 Trudill[48]的研究，简化是语言接触过程中一

个重要机制，即语法功能相当的成分、形式简短的成

分更容易保留。如斐济印地语以标准印地语、Bhojpuri

和 Awadi 为主要来源，在表达“this”这个语义时，斐

济印地语选择了 Bhojpuri“i”，而非标准印地语“jah”、 

Awadi“iu”。依我们看，“量+名”独用、量词单用结

构之所以存在于粤语等汉语方言中，很可能是古百越

语在同汉语的接触竞争中获胜。 

(三) 汉民族思维：功能显赫内驱力 

既然汉语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标志，量词又是

汉语及汉藏语系语言的特色词类，那么，我们就可以

从汉民族思维方式层面来解释汉语量词特性。我们认

为汉民族通过自身体验从整体上模糊地、辩证地认知

对象的思维方式是促使汉语量词功能显赫的内动力。 

中国传统思维具有意向性和模糊性，即将自身内

心看做一切认识的起点，依靠直觉的联想、类比去模

糊地观察事物，注重内心精神感悟和主观体验，而非

严格的逻辑形式和精确地推理论证。汉民族这一思维

方式造就了汉语语法意合特点：讲求以意统形、义尽

为界，不受语法形式的制约，言简意赅。具体到词类

层面，就是词语使用的多功能和词类改变的无意识。

而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身心合一”

思想使中国人倾向于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看待事物，

这一特点使汉族人对汉语的解读不限于其言语形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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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同时借助上下文的语境和交际情景，有效避免了

一词多用所导致的歧义。鉴于此，凝结着汉文化特性

的量词在使用中表现出句法语义的多功能：在指量明

确的语境下省略数词形成量名结构；在指称明确的语

境下用量词代替名词短语充当论元成分；量词个体化

指称、类别特征和语义联系项基因在特定语境促动下

衍生出不定指、类指话题和关系化标记功能；汉民族

互相对立、互相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思维又使得不定指

和定指功能、重叠称大和称小功能共存于量词系统中。

此外，汉族人依靠自身来认知事物的特性还使汉语量

词表达出一定的主观色彩和主观量。 

 

注释： 

 

①� 本文所用的方言资料，多数引自有关的研究文献，少数由笔者

调查、咨询所得，其中文献全部来自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

和《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两部方言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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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ghty function and motivation of Chinese classifi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dialect comparison 

 

GAO Yan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lassifier is a mighty category. At the semantic level, it is a unit with such functions as measuring, 

classifying, coloring, and referring. At the level of syntax, it can almost serve as all syntactic components independent 

in certain conditions, even independent sentences. At the mighty level, dialect classifier chains are "Yue dialects, 

Wu dialect, Min dialect > Xiang dialect, Hakka dialect, Northern dialect, Gan dialect > Hui dialect, Pinghua dialect, Jin 

Dialect." The mighty function of Chinese classifiers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action of exposure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itself, with the cultural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 overall and vague 

cognition as its internal drive. 

Key Words: multi function of Chinese classifier; mighty word classes; cross dialects comparison; culture driven 

[编辑: 苏慧] 

 

 

 


